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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嫌棄，邀我與各位道長分享自己的作品與

攝影心得。只是看了好幾期全國律師的封面

照，非常精彩，深怕自己拍的照片太驚世駭

俗，孤芳自賞，有愧主委的付託，因此總是

惴惴不安。

拍照至今已接近二十年，「敗家」似乎是

攝影的必然，我曾同時擁有長短各焦段的鏡

頭、不同廠牌的相機，其中有數位，也有底

片，正所謂「攝影窮三代，單眼毀一生」。

其實攝影何止是器材花錢，舉凡攝影論文

集、大師的攝影集、攝影展，無處不是錢

坑。所幸最近幾年器材不斷收斂，只保留自

己喜歡的、順手的，也算換回點現金；相反

的，主題卻愈拍愈廣，到近一兩年幾乎「什

麼都拍什麼都不奇怪」。現在攝影對我來

說，是種想證明自己的觀點，抑或是種收集

的癮，只不過這樣的癮頭不建立在強求的基

礎上。以往沒拍到一張想要的照片，無論是

技術上的失誤或是客觀環境不配合所致，心

裡都會非常懊悔、遺憾，現在總覺得永遠都

有另一張好照片在其他地方等著我。走了幾

十年，總算是走向一種財務上與心理上比較

健康的嗜好了。

藉由這次檢視自己照片的機會，也順便思

考了一下自己對攝影的看法。從前很在意技

術到不到位，例如曝光正不正確、取景優不優

美。但近十年來數位攝影軟硬體的光速進

展，尤其拜結合了強大AI運算後的手機攝影器

材之賜，攝影在人手一機的世界裡，早已不再

是技術本位的藝術。就像三十年前的個人電

腦要使用Basic程式語言才能操作，學會程式

語言才有使用電腦的特權，但現今個人電腦

的使用者已不再需要懂程式語言，就可以使

用電腦做更有創意的運用。同樣的，攝影，做

為一種視覺藝術，技術主導的時代大概已經

過去了，在過往技術的堆疊上，今後應該會在

創作「觀念」上不斷推陳出新，使用的器材與

媒介也會更加自由。做為一位業餘攝影愛好

者，不敢說有什麼創新，只求自己不要太保

守，對新的觀念保持開放的心態就好。

照片固然是種視覺藝術的媒介，但它同時

也是種記錄工具，一種承載回憶的時間機

器。照片上的被攝物，透過相機客觀的捕

捉，我們會推定它是真實的，也是一種攝影

者在場的證據。這張照片是2019年夏天在紐

約百老匯拍下的，當時它對於我的意義是色

彩上的、視覺上的，其中沒有任何故事，也

未隱含任何文化上的符碼。2021年再看這張

照片，雖然它依舊是冷淡的、平靜的，但我

卻想起了那年夏天在紐約與我們互動過、幫

助過我們的人們，希望他們在這一年多來的

全球疫情中，都能平安、順利渡過。最糟的

狀況已然過去，未來必定漸入佳境。

自在
陳相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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